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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土壤（油画）
程建利 杨冰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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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之门
■刘立云

必须俯首倾听！必须登高望远
必须在反复的假想和摹拟中
保持前倾的姿势；必须锋芒内敛
并把手深深插进祖国的泥土
每天到来的日子是相同的日子
没有任何征兆，呈现出平庸的面孔
而每天磨亮的刀子却荡开亲切的
笑容

必须把目光抬升到鹰的高度
然后请燃烧，请蔓延吧，火焰
请大风从四方吹来，打响尖厉的唿哨
而我就埋伏在你脚下，一种伟
大的力

如一张伟大的弓，正被渐渐拉开
那时即使依恃着钢铁，即使依恃着
我身后优美的山川、河流和草原
我也将在火焰中现身，展开我
的躯体

就像在大风中展开我们的旗帜

仰望古田
■牟春江

一个从苦里熬出头的名字
有生生不息的古色古香
一个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名字
有浩然正气的浸润滋养
一个代表耕读和希望的名字
有江南的灵性书写刚强

当一种主义的惊雷在这里炸响
当一种燃烧的灵魂在这里闪光
一砖一瓦胜似铁壁铜墙
支部建在连上
党指挥枪
朴素的真理总有颠扑一切的力量
从这里走出唱着红歌的队伍
唤醒雄狮威震东方

勋 章
——致周保中将军

■徐晓鹏

有一座山峰
从彩云之南
绵延到松花江畔
黑土地便从
铁蹄下耸立起来，发出
血性的呐喊

有一弯月亮
从洱海的怀抱里升起
高挂在雪原之上
汉子们便从
囚笼中冲了出来，结成
悲壮的团队

有一轮太阳
从民族的心窝里
跃升到白山黑水之间
一面旗帜便从
林海中飘了起来，点燃
不熄的篝火

山峰至今耸立
上面挂着一枚勋章
呐喊着烈士们的名字
黑土地便将麦浪绽放开来，发出
淡淡的草香

月光至今清冽
上面挂着一枚勋章
低吟着激昂的军歌
夜色便将思念释放出来，结成
潺潺的回想

太阳至今辉煌
上面挂着一枚勋章
亲吻着子弹撕裂的战旗

历史便将英雄托举而至
重读抗联战士的誓言

步兵，步兵
■王 晶

像行走的山川和河流，一只只奔
跑的肺

凌厉并凶猛。在烈日下，在暴雪下
用脚驰骋，祖国大江南北
挎包、水壶、迷彩、战靴，步兵
的标配

汗珠，从高耸的额头上滑下
内心的血性，淬炼肋骨坚硬如铁

快速地奔跑，辗转，腾挪，攀升
匍匐或者潜行，身形如此矫捷
在山林的纵深，一片片迷彩
和一双双结满厚厚血茧的脚
正贴着风声，迅速前进

疼痛深入骨髓，鲜血汩汩渗出
生命在奔跑里升腾
成为目光里，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他们前进的方向
五星红旗正悠扬着弧度，迎风招展

远火
■余彦隆

传说中
惊讶你的射程
面对时
仰慕你的气韵

高精度
模块化
多用途
火力覆盖
万箭齐发
远火300
以青春的风华
独步天下

在高原
在实战演习的征尘里
中国女子战炮班
和远古走来的远火
深藏多少魅力

此刻我看见火
继而看见药
看见炼丹家
风行千年的虔诚
看见《本草纲目》中
能治疮癣湿气
可辟瘟疫虫害的
火药

同时我又看到节日
看到烟花爆竹的火爆
看到硝石硫磺木炭
配方的混合
易燃易爆的性格
令硬气功铁布衫
举步望却

火药
火力十足的药啊
对于分裂症和野心狂
是唯一能治的药吗
远火
你让我们这些军人
——火药故乡的继承者
异常神勇

烈日当空
沙场蒸腾
排列整齐的发射管
静待远程打击指令
远火远火
你以沉默 迸发
一支军队的使命

英雄归来
■谌虹颖

就这样，抱紧你的骨骼与乡愁

我接回了你的遗骨，却接不回
你三月春光般的笑容，我的亲人呐
你临别时惊醒了麦稻的歌声
以及你浑身披挂着的火与光
我再也接不回
就这样，我带你回家
你看：所有生命在季节的烟雨里
重新繁衍

山水、墨竹、翎毛，样样清爽不俗
你再看：季节深处，万家灯火
星宿归位，花月正东风
这就是你的江山与社稷
这就是你的家国，你的人间呐

你听，人间的亲人正在为你颂祷
故乡万物一起加入了唱和：

山有木兮国有殇
吾有国士兮盖世无双
君守国，我守君
魂兮归来
雪山披素兮河水汤汤

边关风沙
■房 雷

弹指一挥百载
风过边陲千年
始终嘶吼着
销蚀着地表的一切
移动沙石 刮歪山尖
可耸立的身影没有
钢铁般黢黑的脸庞
透着无法撼动的刚毅

选择有多种
如果不去逃避
学会顺应 不如
奋起搏斗那般畅快淋漓
人生来就有不屈的品格
何况天赋异禀的橄榄绿

这荒凉的北疆
缺什么都不缺精神
做一块屹立的顽石
没有火焰般壮烈
却非温室的青春
可以比拟

雪地伪装
■王方方

我记得大山上空的星辰
了无痕迹的白色之网
我记得涂装成大山颜色的战车
流淌在隐藏的火焰之上

那时候，我们是一群变色龙
雪花一样洁白的战士
用一百万种方法
把自己和力量融入无瑕的哈达

那时候，刀刃般的风吹过石头
和梦想，滚烫的印记
深沉的呼吸，笼罩着我
到处都是我
到处没有我的痕迹

那时候，响亮的口号
在冰冻的河流上生长
整齐的步伐，用一百万种方法
给每一粒雪花，植入火的种子

哨卡之夜
■周承强

在午夜换岗，闭目靠崖静立
山峦裂开两瓣堤岸，虫鸣突停
任久封的思绪淌成江河
走过的岁月翻滚如涛
把心灯点燃，石头静静开花
失去一些东西通常漫不经心
守住一丝意念难过圆梦
既然热爱之花都已伏地成路
又何必在意走烂一些鞋子
靠紧崖石人人力大无穷
心猿意马的是哨台和那些

装模作样的树木，一只脚麻痒难耐
与多年前在故乡车水时的右脚同感
水车“咯咯”作响
那时慈父不老
偶尔咳出一两声重响，田中
蛙鸣回应

左脚在淡淡月光下不知如何摆放
那种不明深浅的光泽亮过今夜
不知是水珠滋润了月光，还是月亮
灿烂了水珠，时间酷爱重复
又梦一般虚幻，长夜弱不禁风
星星慢慢开遍夜空的枝头
有人看到一些陌生露珠落了下来

滚烫与年轻
■杨靖媛

这一代有航天英雄
这一代有深海利剑
这一代有救灾一线的武警
挺在地震、洪水、暴雪、泥石流、
火场

一切废墟和绝望中
这一代还有
无数个
背对喧嚣的年轻人
忍受着同代人无法想象的孤冷
他们在哨卡里
等候黎明
在深林
与导弹作伴
在高原
习惯着胸闷和头晕
他们血还热
和他们的前辈一样
足可饮冰

我抱紧了鸡冠子顶端的
伊木河哨所
让我抱着
救救我的热
以零下五十度的苦寒
以荒绝人烟的狠毒
和寂寞

没有人能永远年轻
但这支队伍
永远有年轻的人
向前走
哪怕这一刹写下了史诗——
最精确的远程打击
最强大的装甲武器
最炫目的速度
最辉煌的战绩
前所未有的、最近的距离
还有我的迷彩和战靴
还有这几节将沸的文字

这一切
仍将转身
成为新的历史
但是中国军人
怀着热望的
中国军人
永远
滚烫
永远
年轻

红土地心曲
■李晓亮

雨洗江南秀，日出赣地红。
追寻革命源，励志强军行。
根植英雄城，首义建奇功。
魂系井冈山，星火启征程。
伟哉方志敏，狱中写赤诚。
清贫与爱国，丰碑铸永恒。
景仰甘将军，解甲不居功。
致敬老阿姨，德高又望重。
明月邀远客，胜景更怡情。
云海飞瀑美，匡庐有隐踪。
瓷都千年盛，今朝换妆容。
雄鹰初展翅，仙女依钢城。
放歌新时代，老区沐春风。
政和人心暖，诗情画意浓。
群山披锦绣，大江濯清明。
仰望苍穹阔，俯思胆气正。
欣然逢盛世，复兴慰英灵。
摇篮赋初心，奋进新使命！

八月，金色的诗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 91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从胜利走向胜利，谱写了光辉的历史诗篇。今年 5月，《人民
文学》杂志、《解放军文艺》杂志和本报“长征”副刊联合举办
军旅诗征稿，收到了来自官兵们的大量诗作。他们以当代中

国军人的眼光与心灵，关注我军的辉煌历史，关注强军的伟
大进程，关注丰富多彩的军营生活，创作出一批优秀诗作，特
摘登部分作品，以飨读者。

——编 者

认识彭荆风老师，是从他的电影《芦
笙恋歌》《边寨烽火》以及收入中学课本的
小说《驿路梨花》开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军旅作家们在云南创作的军事题材文
艺作品一度风靡全国。在原昆明军区政治
部文化部冯牧部长的悉心培养下，涌现出
彭荆风、白桦、苏策、张昆华等一大批享誉
全国的军旅作家。那以后，冯部长虽然奉
调进京，但老一辈作家对文学新人的传帮
带，却在云南作家、尤其是军旅作家中，一
代接一代地传承下来。

我与彭荆风老师的结识非常偶然。
1985年，《解放军文艺》杂志发表了我的小
说处女作《二年兵刘四娃》。这是一部反
映边境作战的作品，因我参加过那场战
争，评论家认为这篇小说写得很有生活底
蕴。时任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的彭老师
读到后，在全军范围内寻找这篇小说的作
者。这一找就是四年，直到 1989年我在
《思茅文艺》编辑王双贵老师家，偶遇冯牧
和欧之德老师，彭老师才从欧老师口中得
知了我的准确“下落”。他当即给我写了
一封长信，信的内容至今历历在目：段平
同志，我关注你的作品已经好多年了，如
果到昆，请务必到我家中一趟。并在信中
留下了详细地址和电话号码。

说实话，我当时非常震惊，以彭老师
的名望和在文学界的影响，居然在百忙
之中，注意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晚
辈，而且一找就是整整四年，放谁身上也
会大吃一惊。要知道，当时的彭老师不
但早在五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著作等身，
且长期担任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工
作和创作任务十分繁重，两区合并后的
原成都军区创作室又人才济济，但彭老
师仍旧时时关注着像我这样刚刚起步的
文学新人，许多人今天听起来恐怕都难
以置信。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很快，我寻着信上的地址找到了彭
老师的住所，从此开始了我们长达近三
十年的交往。彭老师生于 1929年，比我
年长整整三十岁，我们的交往可以说是
忘年之交。而彭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与
谆谆教诲，至今依然令人难忘。

1992年初，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
撰写的反映解放云南的长篇纪实文学《最
后的“官子”》，彭老师读后认为真实感人，
很快就写下了近万字的长篇评论《动人的
战争长卷》。1993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
说《国防军》在《昆仑》杂志发表，彭老师打
电话让我尽快到他家一趟，原以为像《最
后的“官子”》一样会得到他的褒奖，但到
了他家，等待我的却是一次耐心细致、入
情入理的批评。《国防军》写的是家父长期
服役的第 13军第 39师，恰好彭老师当年
也是从这支部队出去的，他对五十年代初
解放大军进驻云南边疆的情况了然于心，
对我作品中脱离实际的许多人物故事表
达了极大的不满。自此我才明白，彭老师
对我创作上的长期关注，非常用心，并非
随口一说。

那一段，也是我与彭老师交往最为密
切的一段时间，他曾两次到我工作的曲靖，
我每次到昆明也必到彭老师家拜访。彭老
师从不因我是小辈而有所怠慢，相反，他总
是放下手头的创作，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彭老师虽然是大家和前辈，但因为我们都
长期专注于军事题材创作，笔下又大都是

发生在云南边地的故事，因此，似乎永远有
说不完的话——谈我们各自的创作，同时
也关注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和文学作品。
这样的长谈，使我获益匪浅，也让我这个文
学晚辈，少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

此后多年，因工作几经变动，我在很
长一段时间离开了文联，作品发表的少了，
与彭老师的交往也不如从前那么频繁。直
到去年12月，在云南作协年会上再次与彭
老师不期而遇。那次是在西盟——西盟
隶属于今天的普洱市，从前叫思茅地区。
思茅是我的故乡，同时也是彭老师进军云
南时，所在部队第13军第39师的防区。上
世纪五十年代，彭老师许多脍炙人口的作
品，就是在思茅服役期间以思茅及世世代
代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为原型创作的。
那天，在西盟佤山的一个景区，我看到他坐
在一个小亭子里，便过去叫了一声彭老师，
彭老师突然伸出右臂抱住了我。我们交往
近三十年，彭老师从未有过如此亲密的举
动。那一瞬间，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不
是一个轻易掉泪的人。彭老师的眼圈也红
了。记得，鸽子（彭老师女儿）当时在一旁
感叹，你们两个啊。彭老师马上说，是啊，
我跟段平永远有说不完的话。

即便身体大不如前，彭老师依然关
心着一代又一代文学新人的成长，也是
在西盟，彭老师跟我提到了一位叫宁红
瑛的曲靖籍女作者，称其散文写得不
错。我把彭老师的话转告宁红瑛后，小
宁非常激动，说有机会一定要登门拜访
彭老师当面致谢。当时我还说，今年是
彭老师的九十大寿，到时候我带你一起
去给彭老师祝寿。可惜，距九十寿辰仅
仅还剩几个月——2018 年 7月 24 日,彭
老师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身教胜于言传，冯牧部长、彭
荆风老师对文学新人的关心关注和扶
持，无形中也深深影响到我们这一代。
每当文学新人对我们表达谢意时，我们
都会说，当初，我们的前辈也是这样不遗
余力地帮助和关心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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